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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连接城乡的重要群体,小镇青年的人力资本与社会阶层流动不但是个体发

展的体现,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衡量点。基于最新发布的 CGSS2021数据的计量分析发现:在
代际流动角度,小镇青年父母的人力资本有利于子代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子代人力资本水

平上升以及保持稳定的概率,降低人力资本水平下降的概率;在阶层跨越角度,小镇青年父

母阶层对子代阶层积累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于阶层流动却呈现出一种“回归”的趋势,即反向

影响阶层的跨越,父母辈阶层越高子代社会阶层跃迁的概率越低;在空间流动角度,小镇青

年父母人力资本与社会阶层均会提高小镇青年在空间维度从小镇向城市流动的概率。中国

正处于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本强国的现代化征程中,此项研究的系列发现为政府在小镇场

域的青年发展提供了实证为本的政策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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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作为一种时代特征文化符号而存在的小镇青年群体,其逐步从中国“乡村—小镇—城市”三元关

系结构中的“后台”走入“前台”,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何为小镇青年?作为连接城乡发展的重要群

体,学界最初从地理空间属性出发,依据其出生地和生活地对小镇青年进行了讨论 [1-2] 。广义上讲,小
镇青年指的是出生或生活在一二线城市以下的青年群体 [3] 。在人口大规模流动与经济发展的推动下,
小镇青年的内涵突破了地域界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象征着不同于城市与农村青年的生活方式、思
想观念和社会心态 [4] 。学界提出的“城乡联结者”“乡村振兴主力军”“消费新贵”“小镇做题家”等成为



小镇青年生动的群体画像 [5] ,也以此显示出小镇青年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乡村振兴建设与城乡一体

化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其中的“小镇做题家”则折射出小镇青年渴望通过高考实现其人

生进阶,从而进入城市学习和工作。相较于城市,小镇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教育和医疗资源不完

善、文化空间不完备,在这样的背景下,小镇青年大多对自身阶层的认同感偏低,其向往更好的经济文

化社会环境,渴望得到阶层的提升 [2] ,获得身份认同。奋斗是当代小镇青年的底色,阶层跃迁是其美好

的愿景。阶层流动不但是个体发展的体现,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衡量点 [6] 。
既有研究对小镇青年阶层流动关注较少,有学者研究表明教育对小镇青年的阶级跃迁作用正不

断弱化 [7] ,而且小镇青年有过阶段性的大城市工作或学习经历,然后又回归小镇生活这般的大城市阶

层旅行经历会因为丰富小镇青年的社会资源进而促进其在小镇场域的就业 [8] 。然而,小镇青年的社会

阶层受原生家庭阶层与个人奋斗的共同影响,其中,父母辈的社会阶层是家庭社会资源的综合体现,
是小镇青年社会资本积累的起点,影响着小镇青年社会资源的获取与社会阶层的流动。考虑到代际视

野下的人力资本、社会阶层及空间流动是极具社会学意义的研究议题,本文拟使用最新发布的2021年
CGSS 数据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于代际流动维度,父母辈人力资本与主观阶层对小镇青年人力资本水

平与主观阶层的积累与流动有何影响?于空间流动维度,父母辈人力资本与主观阶层对小镇青年空间

流动是否有促进作用?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人力资本的代际积累与流动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将人力资本定义为个体通过教育或学习而习得的有用能力,以此为基础,西
奥多·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主张人力资本是随教育、培训、学习和迁移等方式后天习得并逐渐

积累的个体所具有的各种知识、能力、技能和体力等价值的总和,其能够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9] 。加
里·贝克尔则从微观视角探究了人力资本增长的源泉,将教育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纳入人力资本的“成

本—收益”框架中。基于累积优势或劣势理论的研究发现,个体早期的优势或劣势会通过时间推移产

生累积效应,最终导致个体后期发展产生差异 [10] ,在这种情况下,前期所累积的代际资源多寡决定了

个体具有的优势或劣势,并可能进一步诱发两极分化,导致能力、思想和社会地位等固化 [11-12] ,最终对

个体人力资本产生长期影响。总体来说,人力资本的形成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个体能力既与现在的投

入有关,也依赖于过去经历事件所积累的经验,与父母辈人力资本水平息息相关。
受教育程度反映了个体人力资本状况 [13-14] ,是个体客观社会阶层的重要体现 [15] 。已有研究普遍

认为教育具有代际传递的特点,父母受教育水平是子女受教育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16-17] ,其中,
父母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由两个因素决定,即父母对子代教育的投资能力和父母对子代教

育的投资动机 [18] 。一方面,父母教育水平可以提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从而增加对子女教育投资的能

力;另一方面父母教育水平高的家庭,拥有更高的教育投资动机,为保持家庭社会阶层,会努力提高子

女教育的获得 [19] 。小镇青年人力资本不仅是其客观社会阶层的重要体现,更是其实现阶层提升的重

要抓手,父母的人力资本能从经济、决策维度上影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的投入,进而影响子女人力资

本水平。基于前述理论与实证陈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小镇青年父母辈人力资本水平会正向影响子代人力资本水平。
假设2:小镇青年父母辈人力资本水平会促进子代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二) 阶层的代际传递与流动

阶层流动指社会分层体系中个体社会地位的变化 [20] 。学界对于社会阶层的测度方法可以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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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社会阶层与客观社会阶层两种———客观社会阶层以学历、职业或收入反映,主观社会阶层则是个体

对自身在阶层结构中所处位置层的主观反映,是人们综合自身的人力资本产生的内在感知 [21] 。虽然

主观社会阶层具有低位认同的特征 [22] ,但由于个体在进行主观社会地位评价时,会综合参照自身的

收入、职业、受教育状况等因素,主观社会阶层也是客观阶层的有效反映 [23] ,与客观社会阶层共同构

成了社会阶层这一概念。社会阶层在代际间具有一定程度的传递。1979年,经济学家贝克尔与托姆斯

建立了关于代际流动的理论分析框架,估算了美国父代与子代的收入弹性,从收入角度对社会阶层代

际流动进行了探索[24] 。随后,代际间的阶层流动研究扩展到其他维度,学者认为社会阶层会通过人力资

本和社会资本在代际间积累。以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影响子代的教育投资进而影响子代人力

资本水平,以职业、政治资本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主要通过职业的代际传递和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就业机

会,进而对子代社会阶层产生影响[25] 。但也有学者认为,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个体阶层地位

在与家庭背景相关的基础上,更与个人努力相关,其在代际视野下的直接传递性已经显著下降[26] 。
社会阶层的代际流动性反映了社会公平程度,目前对我国社会阶层代际流动水平的观点主要存

在两类,一是认为我国阶层代际流动性较低,呈现阶层固化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居民收入等流动性水

平持续下降[27] ,以及基于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性呈现阶层固化的特征[23] 。二是认为我国低

阶层具有向上流动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中高阶层面临向下代际流动的压力,中低阶层呈现向上代际流动

特征[28-29] 。提高阶层流动水平是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小镇青年是我国

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参与群体,研究包括小镇青年父母辈主观社会阶层对子代主观社会阶层的影响

在内的阶层流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前述理论与实证陈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含竞争性假设):
假设3:小镇青年父母辈的主观社会阶层会正向影响子代主观社会阶层。
假设4a:小镇青年父母辈的主观社会阶层会正向影响子代主观社会阶层的跃迁。
假设4b:小镇青年父母辈的主观社会阶层会负向影响子代主观社会阶层的跃迁。

(三) 人力资本、主观社会阶层与空间流动

人口迁移理论认为迁移是个体向好发展的重要体现,从宏观与微观角度分析了影响人口迁移的

因素:宏观层面包括迁出地与迁入地因素以及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介入障碍因素;微观层面主要指

迁移者自身因素,包括婚姻状态的变化、家庭规模和受教育程度等 [30] 。根据新劳动力迁移理论框架下

的观点,迁移是家庭采用的有益于生存的战略 [31] ,更高的工资水平会吸引人口迁移,并且相对贫困程

度更高的人的迁移意愿更高 [32] 。总体来说,人口大多向经济更发达和预期收益更高的地方迁移,是个

体和家庭积极向好发展的重要体现。
系统看来,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社会、家庭与个人三个层面。社会层面,收入差距和市场

化程度、空间距离和人文社会环境等因素对人口迁移决策具有作用 [33] 。家庭层面,家庭照料负担更

重、家庭支出水平更低的人迁移的可能性更低 [34] ,此外,家庭规模等家庭特征也会影响人口迁移 [35] 。
个体层面,预期收入水平等经济因素 [36]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是否选择迁移。小镇是城市与农村

的缓冲带和连结点,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空间尺度的发展水平处于二者之间,小镇

青年面临城市文化的渗透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空间流动的可能性。首先,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社会

阶层越高获取信息的成本越低 [37] ,可以有效降低信息壁垒,促进家庭做出空间流动的决策,以把握结

构中利于个体发展的机会;其次,优渥的家庭背景和高社会阶层能够为子代向大城市发展提供有效支

持 [38] ;最后,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倾向于进行空间流动 [39] ,父母辈人力资本与社会阶层可能通

过代际传递影响子代的空间流动。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小镇青年父母辈愈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子代空间流动愈有促进作用。
假设6:小镇青年父母辈愈高的主观社会阶层对子代空间流动愈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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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变量及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微观调查数据来自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CGSS2021采用绘图抽样和

多阶分层 PPS 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国28个省、市及自治区开展调查,最终得到具有较好代表性的共

计8148个有效样本。CGSS2021的 A 部分(核心模块)提供了受访者的社会人口属性、健康、迁移、生活

方式、社会态度、阶层认同等信息,这其中就涵盖了本文所关注的人力资本、社会阶层与城市流动经历

的相关问题。本文将14岁时在乡镇、县城、城郊居住;调查时年龄在18岁至44岁;目前非在校生(考虑到

在校生的受教育年限仍处于动态变化阶段,无法得到其教育流动的准确估计,因此,本文剔除了学生

样本)的受访样本作为本文的核心研究对象———小镇青年。在对变量值存在缺失、无效情况的14个样

本进行删除后,最终获得有效小镇青年样本511个。此外,本文的宏观数据来自 CGSS2021调查执行年

份的统计年鉴,我们根据 CGSS2021的省份编码,匹配了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省级人均拥有公共

图书馆藏量以衡量地区的文化水平、省级人均 GDP 来衡量地区经济水平。

(二) 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子代人力资本、子代人力资本代际流动、子代主观社会阶层、
子代主观社会阶层代际流动以及空间流动。

子代人力资本。其通过子代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根据 CGSS2021问卷中受访者报告的最高受教育

程度,我们将其转换为受教育年限,具体转换标准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私塾、扫盲班的受教育年限

为0年;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受教育年限为6年;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受教育年限为9年;最高

受教育程度为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专、技校的受教育年限为12年;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包括成人高等

教育与正规高等教育在内的大学专科的受教育年限为15年;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包括成人高等教育与

正规高等教育在内的大学本科的受教育年限为16年;最高受教育程度为研究生的受教育年限为19年。
子代人力资本代际流动。其借助教育代际流动来衡量。本文参照 Gugushvili 等 [40] 的方法构造“教

育代际流动”变量,根据 CGSS2021问卷中受访者及其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转换后的受教育年限,我们

将子代受教育年限与父母中受教育年限数最高者相比:若子代受教育年限高于父母辈最高受教育年

限,则视为“教育向上流动”;子代受教育年限低于父母辈最高受教育年限,视为“教育向下流动”;子
代受教育年限与父母辈最高受教育年限相等则视为“教育稳定”。针对此三种类型,分别构造二值虚拟

变量“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降低”以及“人力资本持平”来综合衡量子代人力资本的代

际流动。
子代主观社会阶层。其根据 CGSS2021问卷中“综合来看,在目前这个社会,您本人处于社会的哪

一阶层?”这一问题进行测度,该问题的回答取值为1—10分,最高“10分”代表最顶层,最低“1分”代表

最底层。
子代主观社会阶层代际流动。14岁是生命历程视角下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依据社会定时原理,

这一时期个体并未独立建立自己的生活,而是在接受初等教育,并且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41] 。据此,我
们根据 CGSS2021年问卷中“您认为在您14岁时,您的家庭处在哪个等级上?”的回答来衡量父母辈主

观社会阶层,即子代原生家庭主观社会阶层,该问题的回答取值为1—10分,最高“10分”代表最顶层,
最低“1分”代表最底层。我们将子代主观社会阶层与父母辈主观阶层相比,子代主观阶层高于父母辈

主观阶层则视为主观阶层上升;子代主观阶层低于父母辈主观阶层则视为主观阶层下降;子代主观阶

层与父母辈主观阶层相等则视为阶层稳定。针对主观阶层流动的三种类型,分别构造二值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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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社会阶层上升”“主观社会阶层下降”以及“主观社会阶层稳定”来综合衡量子代阶层代际流动。
空间流动。根据 CGSS2021问卷中“自14周岁开始,您总共在城市里居住过多少年?”来衡量,回答

在城市里居住过1年及以上则视为小镇青年有城市流动经历,记为1;一直在小镇居住,没有在城市里

居住过则视为没有城市流动经历,记为0。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CGSS 不公开相关的地理 ID,因此

我们不能在更细维度开展空间流动尺度的计算。
2. 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父母辈人力资本和父母辈主观社会阶层。父母辈人力资本通

过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依据 CGSS2021受访者父母的最高受教育程度转换。父母辈主观社会

阶层根据 CGSS2021问卷中“您认为在您14岁时,您的家庭处在哪个等级上?”的回答来刻画,该问题的

回答取值为1—10分,最高“10分”代表最顶层,最低“1分”代表最底层。
3. 控制变量。本文基于前人文献,从个体、家庭、地区三个层面选取了性别、年龄、民族、自评健康、

家庭经济水平、兄弟姐妹数、地区文化水平、地区经济水平等控制变量。民族分为汉族和少数民族;自
评健康取值范围1—5分,分数越高健康状况越好;家庭经济水平根据 CGSS2021中“您家的家庭经济状

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来衡量,该问题的回答是“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

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取值范围1—5分,分数越高表明家庭经济水平越高;地区文化水平根据

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来衡量,地区经济水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1年公布的省级人均 GDP 来衡量,并对其作对数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 = 511)
变量 类别 / 指标 平均值 / 百分比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解释变量

父母辈人力资本 — 7. 759 3. 860 0 16
父母辈社会阶层 — 3. 996 1. 715 1 10

被解释变量

子代人力资本 — 12. 14 4. 952 0 19

人力资本水平提高
0 76. 91%
1 23. 09%

0. 422 0 1

人力资本水平降低
0 33. 46%
1 66. 54%

0. 472 0 1

人力资本持平
0 89. 63%
1 10. 37%

0. 305 0 1

子代主观社会阶层 — 4. 542 1. 489 1 10

主观社会阶层上升
0 46. 97%
1 53. 03%

0. 5 0 1

主观社会阶层下降
0 84. 74%
1 15. 26%

0. 36 0 1

主观社会阶层稳定
0 68. 30%
1 31. 70%

0. 466 0 1

空间流动
0 13. 89%
1 86. 11%

0. 346 0 1

控制变量

性别
男 50. 1%
女 49. 9%

0. 5 0 1

年龄 — 31. 23 6. 758 18 44

民族
少数民族 6. 26%

汉族 93. 74%
0. 243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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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变量 类别 / 指标 平均值 / 百分比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自评健康

很不健康 0. 59%
比较不健康 2. 74%

一般 21. 92%
比较健康 49. 70%
很健康 25. 05%

0. 795 1 5

家庭经济水平

远低于平均水平 2. 74%
低于平均水平 22. 50%

平均水平 60. 08%
高于平均水平 14. 48%

远高于平均水平 0. 2%

0. 686 1 5

兄弟姐妹数

0 85. 32%
1 11. 55%
2 2. 15%
3 0. 59%
4 0. 39%

0. 53 0 4

地区文化水平 — 1. 004 0. 623 0. 415 3. 303
地区经济水平 — 11. 324 0. 351 10. 622 12. 123

　 　 资料来源: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国家统计局 . 中国统计年鉴2021[M] .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三) 统计模型

本文主要基于 CGSS2021数据,采用计量方法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探究:第一,父母辈人力资本对

子代人力资本的积累及流动的影响;第二,父母辈主观阶层对子代主观阶层积累及流动的影响;第三,
父母辈人力资本与主观社会阶层对小镇青年空间流动的影响。

考虑到子代人力资本与子代主观社会阶层均为连续变量,因此,我们主要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来估计父母辈人力资本对子代人力资本的影响以及父母辈主观社会阶层对子代主观社会阶层的影

响。模型设定如下:
Social_class i = α1 + β1PSocial_class i + δ1Z i + ε1 i (1)

Human_capital i = α2 + β2PHuman_capital i + δ2Z i + μ1 i (2)
模型(1)中,Social_class i 表示子代主观社会阶层变量,PSocial_class i 表示父母辈主观社会阶层,Z i

是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变量、家庭变量和地区变量),α1、β1、δ1 是待估参数,ε1 i为随机扰动项,本文

主要关注 β1,得到父母主观社会阶层对子代主观社会阶层影响的估计量。模型(2)中,Human_capital i
表示子代人力资本变量,PHuman_capital i 表示父母辈人力资本变量,Z i 是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变

量、家庭变量和地区变量),α2、β2、δ2是待估参数,μ1 i为随机扰动项,本文主要关注 β2,得到父母人力资

本水平对子代人力资本水平影响的估计量。
考虑到子代人力资本流动(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降低、人力资本持平)、主观社会阶

层流动(主观社会阶层上升、主观社会阶层下降、主观社会阶层稳定)、空间流动均为二分类变量,我们

主要采用 Probit 模型对父母辈人力资本与主观社会阶层对子代人力资本与主观社会阶层代际流动和

空间流动的影响进行探索。本文的回归结果同时汇报 Probit 模型回归系数和边际效应,即子代人力资

本水平与主观社会阶层受父母人力资本水平与主观社会阶层影响而提高、下降和保持稳定的概率以

及子代空间流动受父母人力资本水平和主观社会阶层影响的概率。
父母人力资本水平对子代人力资本水平流动影响的研究模型组设定如下:

Capital_ flow_up i = α3 + β3PHuman_capital i + δ3Z i + μ2 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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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_ flow_down i = α4 + β4PHuman_capital i + δ4Z i + μ3 i (4)
Capital_ flow_hold i = α5 + β5PHuman_capital i + δ5Z i + μ4 i (5)

模型(3)—(5)中,Capital_ flow_up i、Capital_ flow_down i、Capital_ flow_hold i 均为二分类变量,分
别表示子代人力资本水平是否提高、是否降低、是否持平;PHuman_capital i 表示父母辈人力资本水平

为连续变量;Z i 包括个体变量、家庭变量和地区变量;α3、α4、α5、β3、β4、β5、δ3、δ4、δ5 是待估参数;μ2 i、
μ3 i、μ4 i为随机扰动项。

父母主观社会阶层对子代主观社会阶层流动影响的研究模型组设定如下:
Class_ flow_up i = α6 + β6PSocial_class i + δ6Z i + ε2 i (6)

Class_ flow_down i = α7 + β7PSocial_class i + δ7Z i + ε3 i (7)
Class_ flow_hold i = α8 + β8PSocial_class i + δ8Z i + ε4 i (8)

模型(6)—(8)中,Class_ flow_up i、Class_ flow_down i、Class_ flow_hold i 均为二分类变量,分别表示子

代主观社会阶层是否上升、是否下降、是否稳定;PSocial_class i 表示父母辈主观社会阶层为连续变量;Z i

包括个体变量、家庭变量和地区变量;α6、α7、α8、β6、β7、β8、δ6、δ7、δ8是待估参数;ε2i、ε3i、ε4i为随机扰动项。
父母辈主观社会阶层与人力资本对子代空间流动影响的研究模型组设定如下:

Spatial_ flow i = α9 + β9PSocial_class i + δ9Z i + γ1 i (9)
Spatial_ flow i = α10 + β10PHuman_capital i + δ10Z i + γ2 i (10)

模型(9)和(10)中,Spatial_ flow i 为二分类变量,表示子代是否有空间流动经历;PSocial_class i 表
示父母辈主观社会阶层;PHuman_capital i 表示父母辈人力资本水平均为连续变量;Z i 包括个体变量、
家庭变量和地区变量;α9、α10、β9、β10、δ9、δ10是待估参数;γ1 i、γ2 i为随机扰动项。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人力资本积累及代际流动影响分析

表2是父母辈人力资本与子代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人力资本代际流动的回归模型,分别考察了父母

辈人力资本对子代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流动的影响。

表2　 父母辈人力资本对小镇青年人力资本流动的影响

变量

子代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水平提高 人力资本水平降低 人力资本持平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Probit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dy / dx)
Probit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dy / dx)
Probit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dy / dx)

父母辈人力资本
0. 410∗∗∗ 0. 028∗ 0. 009∗ - 0. 059∗∗∗ - 0. 020∗∗∗ 0. 106∗∗∗ 0. 013∗∗∗

(0. 060) (0. 015) (0. 005) (0. 015) (0. 005) (0. 027) (0. 004)

性别
- 0. 251 0. 259∗∗ 0. 082∗∗ - 0. 158 - 0. 055 - 0. 218 - 0. 027
(0. 398) (0. 123) (0. 038) (0. 118) (0. 041) (0. 177) (0. 022)

年龄
- 0. 099∗∗∗ 0. 001 0. 000 - 0. 006 - 0. 002 0. 013 0. 002
(0. 035) (0. 010) (0. 003) (0. 010) (0. 003) (0. 015) (0. 002)

民族
0. 054 - 0. 096 - 0. 030 0. 229 0. 080 - 0. 386 - 0. 048

(0. 832) (0. 252) (0. 080) (0. 240) (0. 083) (0. 322) (0. 040)

自评健康
0. 479∗ 0. 067 0. 021 - 0. 091 - 0. 032 0. 088 0. 011
(0. 289) (0. 077) (0. 024) (0. 076) (0. 026) (0. 120) (0. 015)

家庭经济水平
0. 538∗ 0. 021 0. 007 0. 004 0. 002 - 0. 072 - 0. 009
(0. 301) (0. 088) (0. 028) (0. 086) (0. 030) (0. 126) (0. 016)

兄弟姐妹数
- 0. 250 - 0. 005 - 0. 001 - 0. 149 - 0. 052 0. 304∗∗ 0. 038∗∗

(0. 356) (0. 122) (0. 039) (0. 113) (0. 039) (0. 152) (0.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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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变量

子代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水平提高 人力资本水平降低 人力资本持平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Probit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dy / dx)
Probit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dy / dx)
Probit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dy / dx)

地区文化水平
0. 317 0. 108 0. 034 - 0. 068 - 0. 024 - 0. 109 - 0. 013

(0. 452) (0. 127) (0. 040) (0. 127) (0. 044) (0. 202) (0. 025)

地区经济水平
1. 331∗ 0. 342 0. 108 - 0. 342 - 0. 119 0. 027 0. 003
(0. 789) (0. 245) (0. 077) (0. 234) (0. 081) (0. 296) (0. 037)

截距
- 6. 656 - 5. 244∗ 5. 271∗∗ - 2. 759
(8. 512) (2. 719) (2. 595) (3. 300)

N 511 511 511 511
R2 0. 187

　 　 注:∗表示 p < 0 . 1,∗∗表示 p < 0 . 05,∗∗∗表示 p < 0 . 01,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资料来源: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国家统计局 . 中国统计年鉴2021[M] .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模型1显示,父母辈人力资本与子代人力资本呈显著正相关,即父母辈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子代人

力资本水平也会相应提高。模型2、模型3、模型4结果表明,父母辈人力资本可显著提高子代人力资本

水平升高及保持稳定的概率,同时会降低子代人力资本水平下降的概率。具体而言,父母平均受教育

年限每增长一年,子代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的概率上涨0. 9% ,子代人力资本水平下降的概率减少2% ,
子代人力资本水平保持稳定的概率提高1. 3% 。总体而言,从表2中的系列模型的结果来看,父母辈人

力资本可以促进子代人力资本的积累,或能够有效提高子代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和保持稳定的概率,且
减少人力资本下降的概率。因此,假设1与假设2得到验证。

(二) 主观阶层积累及代际流动影响分析

表3是父母辈主观社会阶层与子代主观社会阶层及主观社会阶层代际流动的回归模型,分别考察

了父母辈主观社会阶层对子代主观社会阶层及其流动的影响。
模型5的结果表明父母辈主观社会阶层可显著正向影响子代的主观社会阶层;模型6、模型7结果

显示,父母辈主观社会阶层会显著负向影响子代主观社会阶层的跃迁,显著正向影响子代主观社会阶

层的降级。具体而言,父母辈主观社会阶层每升高一级,子代主观社会阶层上升概率下降13. 1% ,向下

流动概率上涨9. 6% 。模型8的结果则显示,父母辈主观社会阶层与子代保持主观社会阶层系数不显

著,说明父母辈主观社会阶层对子代保持主观社会阶层没有显著影响。总体而言,从表3中系列模型的

结果来看,父母辈主观社会阶层对子代主观社会阶层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子代却很难向上跨越父母辈

的阶层:父母辈阶层越高,子代主观社会阶层越难上升,且父母辈主观社会阶层的提高反而会促使子

代主观阶层的降级。因此,假设3及竞争性假设4b 对应成立,假设4a 被拒绝。

表3　 父母辈社会阶层对小镇青年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

变量

子代主观

社会阶层

主观社会阶层

上升

主观社会阶层

下降

主观社会阶层

稳定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Probit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dy / dx)
Probit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dy / dx)
Probit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dy / dx)

父母辈社会阶层
0. 381∗∗∗ - 0. 402∗∗∗ - 0. 131∗∗∗ 0. 651∗∗∗ 0. 096∗∗∗ 0. 042 0. 014
(0. 042) (0. 049) (0. 011) (0. 079) (0. 008) (0. 034) (0. 012)

性别
0. 245∗∗ 0. 183 0. 059 - 0. 225 - 0. 033 - 0. 081 - 0. 028
(0. 107) (0. 121) (0. 039) (0. 175) (0. 025) (0. 119) (0.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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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变量

子代主观

社会阶层

主观社会阶层

上升

主观社会阶层

下降

主观社会阶层

稳定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Probit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dy / dx)
Probit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dy / dx)
Probit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dy / dx)

年龄
0. 031∗∗∗ 0. 026∗∗∗ 0. 009∗∗∗ - 0. 018 - 0. 003 - 0. 021∗∗ - 0. 007∗∗

(0. 009) (0. 010) (0. 003) (0. 014) (0. 002) (0. 010) (0. 003)

民族
0. 192 0. 226 0. 073 - 0. 573∗ - 0. 084∗ 0. 035 0. 012

(0. 247) (0. 251) (0. 081) (0. 338) (0. 050) (0. 246) (0. 086)

自评健康
0. 267∗∗∗ 0. 240∗∗∗ 0. 078∗∗∗ - 0. 234∗∗ - 0. 034∗∗ - 0. 091 - 0. 032
(0. 075) (0. 077) (0. 024) (0. 114) (0. 017) (0. 075) (0. 026)

家庭经济水平
0. 553∗∗∗ 0. 371∗∗∗ 0. 121∗∗∗ - 0. 796∗∗∗ - 0. 117∗∗∗ 0. 030 0. 010
(0. 088) (0. 098) (0. 030) (0. 134) (0. 018) (0. 087) (0. 030)

兄弟姐妹数
0. 046 - 0. 173 - 0. 056 - 0. 089 - 0. 013 0. 152 0. 053

(0. 089) (0. 111) (0. 036) (0. 150) (0. 022) (0. 110) (0. 038)

地区文化水平
- 0. 202 - 0. 089 - 0. 029 0. 022 0. 003 0. 058 0. 020
(0. 136) (0. 136) (0. 044) (0. 180) (0. 027) (0. 130) (0. 045)

地区经济水平
0. 458∗ 0. 357 0. 116 - 0. 164 - 0. 024 - 0. 226 - 0. 079
(0. 244) (0. 240) (0. 078) (0. 375) (0. 055) (0. 234) (0. 081)

截距
- 5. 885∗∗ - 5. 389∗∗ 2. 153 2. 752
(2. 675) (2. 693) (4. 213) (2. 572)

N 511 511 511 511
R2 0. 370

　 　 资料来源: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国家统计局 . 中国统计年鉴2021[M] .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三) 人力资本与主观阶层的空间流动

表4是父母辈主观社会阶层、父母辈人力资本与子代空间流动的回归模型,其分别考察了父母辈

主观社会阶层与父母辈人力资本对小镇青年空间流动的影响。模型10的结果表明,父母辈人力资本对

空间流动有显著促进作用,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长一年,子代空间流动的概率上涨0. 8% ;模型9
的结果则表示,父母辈主观社会阶层显著正向影响子代的空间流动,父母主观社会阶层每增长一级,
子代空间流动的概率提高2. 4% 。总体而言,从表4中的系列模型结果来看,父母辈主观社会阶层和父

母辈人力资本均会正向影响小镇青年由小镇向城市的空间流动———父母辈主观社会阶层越高,父母

人力资本越雄厚,越会促进小镇青年向城市流动。因此,假设5与假设6得到验证。

表4　 父母辈人力资本与社会阶层对小镇青年空间流动的影响

变量

空间流动

模型9 模型10
Probit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dy / dx) Probit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dy / dx)

父母辈人力资本
0. 038∗∗ 0. 008∗∗

(0. 018) (0. 004)

父母辈社会阶层
0. 114∗∗ 0. 024∗∗

(0. 047) (0. 010)

性别
0. 069 0. 014 0. 131 0. 027

(0. 142) (0. 029) (0. 140) (0. 029)

年龄
- 0. 005 - 0. 001 0. 003 0. 001
(0. 011) (0. 002) (0. 012) (0. 002)

民族
0. 107 0. 022 0. 116 0. 024

(0. 306) (0. 064) (0. 305) (0. 064)

自评健康
0. 057 0. 012 0. 064 0. 013

(0. 092) (0. 019) (0. 091) (0.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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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变量

空间流动

模型9 模型10
Probit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dy / dx) Probit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dy / dx)

家庭经济水平
0. 253∗∗ 0. 053∗∗ 0. 280∗∗∗ 0. 059∗∗∗

(0. 104) (0. 021) (0. 103) (0. 021)

兄弟姐妹数
0. 044 0. 009 0. 067 0. 014

(0. 136) (0. 028) (0. 136) (0. 028)

地区文化水平
0. 172 0. 036 0. 144 0. 030

(0. 242) (0. 050) (0. 238) (0. 049)

地区经济水平
0. 512∗ 0. 106∗ 0. 514∗ 0. 107∗

(0. 301) (0. 063) (0. 303) (0. 064)

截距
- 6. 188∗ - 6. 439∗∗

(3. 195) (3. 228)

N 511 511
　 　 资料来源: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国家统计局 . 中国统计年鉴2021[M] .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四) 潜在识别问题及稳健性检验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场域,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涉及夫妇双方家庭的社会资本的重组,深刻影

响个体的社会阶层 [42] ,因此已婚样本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估计的准确性。为进行稳健性检验,本
文进一步剔除已婚样本,重新回归。结果发现,在规避婚姻对个体主观社会阶层的影响后,父母辈主观

社会阶层正向影响子代主观社会阶层水平,反向影响子代主观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前文分析结果一

致,说明前述相关模型具有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子代主观

社会阶层

主观社会阶层

上升

主观社会阶层

下降

主观社会阶层

稳定

Probit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dy / dx)
Probit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dy / dx)
Probit

回归系数

边际效应

(dy / dx)

父母辈社会阶层
0. 370∗∗∗ - 0. 461∗∗∗ - 0. 141∗∗∗ 0. 589∗∗∗ 0. 093∗∗∗ 0. 079 0. 027
(0. 061) (0. 077) (0. 016) (0. 096) (0. 011) (0. 053) (0. 018)

性别
0. 082 0. 076 0. 023 - 0. 161 - 0. 025 - 0. 002 - 0. 001

(0. 160) (0. 196) (0. 060) (0. 279) (0. 044) (0. 182) (0. 062)

年龄
0. 027∗∗ 0. 037∗∗ 0. 011∗∗ - 0. 036∗ - 0. 006∗ - 0. 022 - 0. 008
(0. 012) (0. 016) (0. 005) (0. 021) (0. 003) (0. 015) (0. 005)

民族
0. 886∗ 0. 994∗ 0. 305∗ - 1. 471∗∗ - 0. 232∗∗ - 0. 213 - 0. 073
(0. 494) (0. 591) (0. 177) (0. 628) (0. 097) (0. 463) (0. 158)

自评健康
0. 208∗ 0. 297∗∗ 0. 091∗∗ - 0. 225 - 0. 035 - 0. 137 - 0. 047
(0. 118) (0. 123) (0. 037) (0. 181) (0. 029) (0. 116) (0. 039)

家庭经济水平
0. 522∗∗∗ 0. 336∗∗ 0. 103∗∗ - 0. 792∗∗∗ - 0. 125∗∗∗ 0. 114 0. 039
(0. 136) (0. 154) (0. 045) (0. 197) (0. 028) (0. 135) (0. 046)

兄弟姐妹数
0. 207∗ - 0. 173 - 0. 053 - 0. 392∗ - 0. 062∗ 0. 261∗ 0. 089∗

(0. 121) (0. 150) (0. 046) (0. 210) (0. 034) (0. 136) (0. 046)

地区文化水平
0. 014 - 0. 140 - 0. 043 - 0. 317 - 0. 050 0. 213 0. 073

(0. 204) (0. 245) (0. 075) (0. 252) (0. 040) (0. 210) (0. 071)

地区经济水平
0. 242 0. 389 0. 119 0. 567 0. 089 - 0. 456 - 0. 156

(0. 402) (0. 392) (0. 119) (0. 494) (0. 079) (0. 384) (0. 130)

截距
- 3. 879 - 6. 579 - 4. 059 5. 136
(4. 446) (4. 262) (5. 445) (4. 148)

N 218 218 218 218
R2 0. 380

　 　 资料来源: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国家统计局 . 中国统计年鉴2021[M] .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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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讨论

小镇青年是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乡村—小镇—城市”三元关系结构中的一类极具时代特征文

化符号的群体,关注其人力资本积累、社会阶层状况以及空间流动状况也相应具有社会学学术蕴涵。
本文基于最新发布的 CGSS2021数据,系统考察了父母主观社会阶层与人力资本状况对小镇青年的人

力资本代际流动、阶层流动和空间流动的影响,并有了一系列有意义的研究发现。
第一,在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研究维度,本文的研究发现小镇青年父母辈人力资本水平正向影响

子代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子代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子代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和维持稳定的概率,同
时降低子代人力资本水平下降的概率,父母辈人力资本水平主要通过影响其对子代人力资本水平的

投资能力和投资动机进而影响到子代 [18-19] ,研究结论与现有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 [12-13] ,从实证出发

验证了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的理论。第二,在主观社会阶层的代际流动维度,小镇青年父母辈主观阶

层对子代主观阶层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于主观阶层流动层面,其却呈现出一种“回归”的趋势,即反向

影响主观阶层的跨越,父母辈的主观阶层越高越会降低子代主观阶层上升的概率,增加子代主观阶层

下降的概率。父母辈主观阶层是影响子代主观阶层的重要因素,主要通过代际传递和机会创造的方式

发挥作用。具体来说,教育等人力资本不仅通过提高个人的收入水平,增加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进

而对子代阶层产生作用;职业、政治资本等社会资本不仅能够在职业领域实现代际传承,还能够通过

社会关系网络为子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信息渠道,从而提高其社会阶层 [23] 。然而,阶层越高却面

临着越难跨越的境地,甚至会增加阶层下降的风险,这可能是因为,阶层越高家庭社会资本越雄厚,其
阶层跃迁壁垒也就越高,因此,相比于低社会阶层,高社会阶层更难向上流动。第三,在空间流动维度,
父母辈人力资本与社会阶层均会提高小镇青年在空间尺度向城市流动的概率。父母辈人力资本和社

会阶层可能通过两种途径提高小镇青年流动概率。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信息获取成本降低,从
而有助于打破信息壁垒与把握流动机会,推动家庭决策和机会利用 [37] ;另一方面,家庭背景越优渥,
子代向城市迁徙发展所能触及的资源和保障支持越充分 [38] ,从而能提高子代向城市流动的底气和留

在城市的可能性。
基于这一系列的研究发现,我们认为教育不但是人力资本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小镇青年提升自

身人力资本水平,实现阶层跃迁的重要途径。中国正处于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本强国的现代化征程

中,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应在小镇的场域进一步加大教育及社会发展相关层面的投资,以提高小镇青

年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公平度,助力其实现“仗剑走天涯”以看“世界的繁华”的人生愿景,而这也正

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广大青年要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努力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的有力政策实践。
当然,本文也有一定的研究局限。其一,为了提升人力资本与主观社会阶层流动估计的准确性,我

们剔除了学生样本,因此这也使得我们不能在更广阔意义上去涵盖小镇青年这个群体。其二,受 CGSS
数据部分地理 ID 不公开的限制,我们只能通过小镇青年在14岁后是否有城市流动经历来衡量小镇青

年的空间流动,并未能进一步从流动距离、流动时间等尺度展开深入的探讨。其三,由于研究对象小镇

青年的特殊性,本文基于全国代表性数据 CGSS 仅严格筛选出511个具有代表性的小镇青年样本,样本

量较小。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会尝试寻求更适宜的数据将小镇青年人力资本流动、阶层流动以及空

间流动的研究议题深入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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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 a Dream of Wielding a Sword and Traveling the World:
The Human Capital,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Class,
and Spatial Mobility of Small-town Youth in China

GUO Wei, YU Yao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As a significant group bridging the urban-rural gap, the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lass mobility of small-town
youth are not only reflections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but also crucial indicators of social equity. Based on the latest
CGSS2021 data, this study employs quantitative analysis to discover that from a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perspective, the hu-
man capital of parents among small-town youth contributes to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next generation. It in-
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upward mobility and maintaining a stabl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while reducing the probability of down-
ward mobility. The social class of parents among small-town youth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accumulation of
social class in the next generation. However, concerning class mobility, theres an apparent “ regression” trend, meaning that
a higher parental social class reduces the probability of upward social mobility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From a spatial mobility
perspective, the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lass of parents among small-town youth increase the probabili-
ty of their movement from small towns to cities in spatial terms. As China transforms from a populous na-
tion to a strong human capital-oriented country, this research provides empirical policy guidance for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in promoting youth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small towns.

Key words: small-town youth;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human capit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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